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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藏书导读】

近代吴曾祺编，上自周秦，下至清末，四卷。人类日

繁，交际往来之事，亦日以众。言事达情，书札为重。数千

年来，佳篇林立，散见史传及各大家文集中。《历代名人书

札》集其精华，采其可取。

叶德辉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叶德辉（员愿远源—员怨圆苑），字焕彬，号直山、直心，湖南
湘潭人。叶德辉圆愿岁时中进士，因不乐仕进，不久便弃官
回里，走上了以藏书、著书、刻书为要务的道路。叶德辉的

先世已经有些藏书，因耳濡目染，他也养成了嗜书之癖。不

论是在湖南乡居或游览京师各地，都随时搜罗，先后获得袁

芳瑛卧雪楼、孔继涵红榈书屋等家藏书不少。到宣统三年

时，他的观古堂藏书已经多达 源，园园园余部、圆园万卷左右。
入民国后仍继续增加，估计在他死前已超过猿园万卷的巨藏。
观古堂所藏宋、元精本不少，其中尤以北京胶泥活字印本

《韦苏州集》为最，叶德辉称“非止北宋本中第一，亦海内

藏书第一也”！

—圆—



历代名人书札卷三上

清 一

睿亲王与明史可法书

时大兵已定燕京，明福王自立于南京。史公以

大学士督师江上，王作书招之。

予向在沈阳，即知燕京物望，咸推司马。后入关破贼，

得与都人士相接，识介弟于清班，赠托其手勒平安，拳致衷

绪。未审以何时得达。比闻道路纷纷，多谓金陵有自立者。

夫君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《春秋》之义，有贼不讨，则故君

不得书葬。新君不得书即位，所以防乱臣贼子，法至严也。

闯贼李自成，称兵犯阙，手毒君亲。中国臣民，不闻加遗一

矢。平西王吴三桂，介在东陲，独效包胥之哭，朝廷感其忠

义，念累世之宿好，弃近日之小嫌。爰整貔貅，驱除狗鼠。

入京之日，首崇怀宗帝后谥号，卜葬山陵，悉如典礼。亲郡

王将军以下，一仍故封，不加改削。勋戚文武诸臣，咸在朝

列，恩礼有加。耕市不惊，秋毫无扰。方拟秋高气爽，遣将

西征，传檄江南，联兵河朔，陈师鞠旅，戮力同心，报乃君

—猿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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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之仇，彰我朝廷之德，岂意南州诸君子，苟安旦夕，弗审

事机，聊慕虚名，顿忘实害，予甚惑之。

国家之抚定燕京，乃得之于闯贼，非取之于明朝也。贼

毁明朝之庙主，辱及先人。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，悉索敝

赋，代为雪耻。孝子仁人，当如何感恩图报！兹乃承逆寇稽

诛，王师暂息，遂欲雄据江南，坐享渔人之利，揆诸情理，

岂可谓平？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，投鞭不足断流耶！夫闯贼

但为明朝祟耳，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。徒以薄海同仇，特申

大义。今若拥号称尊，便是天有二日，俨为勍敌。予将简西

行之锐，转旆东征，且拟释彼重诛，命为前导。夫以中华全

力，受制潢池，而欲以江左一隅，兼支大国，胜负之数，无

待蓍龟矣。

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，细人则以姑息。诸君子果识时

知命，笃念故主，厚爱贤王，宜劝令削号归藩，永绥福禄。

朝廷当待以虞宾，统承礼物，带砺山河，位在诸王侯上，庶

不负朝廷伸义讨贼、兴灭继绝之初心。至南州群彦，翩然来

仪，则尔公尔侯，列爵分土，有平西之典例在。惟执事实图

利之。

晚近士大夫，好高树名义，而不顾国家之急，每有大

事，辄同筑舍。昔宋人议论未定，兵已渡江，可为殷鉴。先

生领袖名流，主持至计，必能深维终始，宁忍随俗浮沉。取

舍从违，应早审定。兵行在即，可西可东。南国安危，在此

一举。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，毋贪一身瞬息之荣，而重故

国无穷之祸，为乱臣贼子所笑，予实有厚望焉。《记》有之，

惟善人能受尽言。敬布腹心，伫闻明教。江天在望，延企为

劳。书不宣意。

—源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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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方域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

阮大铖者，魏阉义儿也。屏居金陵，谋复用。

诸名士声其罪，作留都防乱揭。陈定生、吴次尾二

人主之。大铖大愧，欲浼先生以内交于二人，先生

不应。及福王立，大铖起为兵部尚书。兴大狱，捕

定生入狱。次尾亡命。先生走依高杰得免。

仆窃闻君子处己不欲自恕，而苛责他人以非其道，今执

事之于仆，乃有不然者。愿为执事陈之。

执事仆之父行也，神宗之末，与大人同朝。相得甚欢。

其后乃有欲终事而不能者。执事当自追忆其故，不必仆言之

也。大人削官归，仆时方少，每侍未尝不念执事之才，而嗟

惜者弥日。及仆稍长知读书，求友金陵。将戒途，而大人送

之曰：“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，虽于我为后进，我常心重之。

汝至当以为师。又有老友方孔昭，汝当持刺拜于床下。”语

不及执事。及至金陵，则成公已得罪去，仅见方公。而其子

以智者，余之夙交也，以此晨夕过从。执事与方公同为父

行，理当谒，然而不敢者，执事当自追忆其故，不必仆言之

也。

今执事乃责仆与方公厚，而与执事薄，噫亦过矣。忽一

日有王将军过仆甚恭，每一至，必邀仆为诗歌。既是之，必

喜。而为仆贳酒奏伎，招游舫，携山屐，殷殷积旬不倦。仆

初不解，既而疑以问将军。将军乃屏人以告仆曰：“是皆阮

光禄所愿纳交于君者也。光禄方为诸君诟，愿更以道之君之

友陈君定生、吴君次尾，庶稍湔乎！”仆敛容谢之曰：“光禄

身为贵卿，又不少佳宾客足自娱，安用此二三书生为哉！仆

—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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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之两君，必重为两君所绝。若仆独私从光禄游，又窃恐无

益光禄。辱相款八日，意良厚。然不得不绝矣。”凡此皆仆

平心称量，自以为未甚太过，而执事顾含怒不已，仆诚无所

逃罪矣。

昨夕方寝，而杨令君文骢叩门过仆曰：“左将军兵且来，

都人汹汹。阮光禄扬言于清议堂云：‘子与有旧，且应之于

内’。子盍行乎？”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，且恨之，欲置之族

灭而后快也。仆与左诚有旧，亦已奉熊尚书之教，驰书止

之。其心事尚不可知。若其犯顺，则贼也。仆诚应之于内，

亦贼也。而仆岂有是耶？何执事文织之深也！

窃怪执事常愿下交天下士，而展转蹉跎，乃至嫁祸而灭

人之族，亦甚违其本念。倘一旦追忆天下士所以相远之故，

未必不悔。悔未必不改。果悔且改，静待之数年，心事未必

不暴白，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执事之门。仆果见天下士接

踵而至执事之门，亦必且随属其后，长揖谢过，岂为晚乎？

而奈何阴毒左计，一至于此！仆今已遭乱无家，扁舟短棹，

措此身甚易。独惜执事忮机一动，长伏草莽则已，万一复得

志，必至杀尽天下士，以酬其宿所不快。则是使天下士终不

复至执事之门，而后世操简书以议执事者，不能如仆之词微

而义婉也。

侯方域与任王谷论文书

任王谷名元祥。为诗文有法度，鼎革后，隐遁

著书以老。

仆少年溺于声伎，未尝刻意读书。以此文章浅薄，不能

发明古人之旨。然其大略亦颇闻之矣。大约秦以前之文主

—远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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骨，汉以后之文主气。秦以前之文，若六经，非可以文论

也。其他如老、韩诸子、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国语》，皆敛

气于骨者也。汉以后之文，若《史》若《汉》若八家最擅其

胜，皆运骨于气者也。敛气于骨者，如泰华三峰，直与天

接。层岚危磴，非仙灵变化，未易攀陟。寻步计里，必蹶其

趾。姑举明文，如李梦阳者，亦所谓蹶其趾者也。运骨于气

者，如纵舟长江大海间，其中烟屿星岛，往往可自成一都

会。即飓风忽起，波涛万状，东洎西注，未知所底，苟能操

舵觇星，立意不乱，亦可自免漂溺之失。此韩、欧诸子，所

以独嵯峨于中流也。六朝选体之文，最不可恃。士虽多而将

嚣，或进或止，不按部位。譬如用兵者，调遣旗帜声援，但

须知此中尚有小小行阵，遥相照应，未必全无益。至于摧锋

陷敌，必更有牙队健儿，衔枚而前。若徒恃此，鲜有不败。

今之为文解此者罕矣。高者又欲舍八家，跨《史》、《汉》而

趋先秦，则是不筏而问津，无羽翼而思飞举，岂不怪哉？

顷见足下所为杜、周、张、汤诸论，奇确圆畅，若有余

力，仆目中所仅见。殚思著述，必当成名。惟所引天道报施

汤、周处，稍涉缕。行文之旨，全在裁制。无论细大，皆
可驱遣。当其闲漫纤碎处，反宜动色而陈，凿凿娓娓，使读

者见其关系，寻绎不倦。至大议论，人人能解者，不过数语

发挥，便须控驭归于含蓄。若当快意时，听其纵横，必一泻

无复余地矣。辟如渴虹饮水，霜隼搏空，瞥然一见，瞬息灭

没。神力变态，转更夭矫。足下以为何如？

仆十五岁时学为文，金沙蒋黄门鸣玉方为孝廉，有盛

名，每见必称佳，仆窃自喜。又得同学吴君伯裔，日来逼

索，尽日且酬和数首，以此得不废。然皆从嬉游之余，纵笔

—苑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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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之，以博称誉，塞诋让。间有合作，亦不过春花烂熳，柔

脆飘扬，转目便萧索可怜。近得贾君开宗、徐君作肃共相磋

磨，乃觉文章有分毫进益。贾精于论，徐老于法。二君尝

言：“此系何等事，君不惨淡经营，便轻率命笔！”仆佩其言

不敢忘。足下当行文快意时，每一回思之，必赏此言之不谬

也。

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

先生晚年，卜居华阴。诸生多请讲学者，悉谢

遣之。每言近日讲学家，专以聚徒立帜为心，而其

教不肃。此书之作，自是有感而言。

比往来南北，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，问道于盲。窃叹夫

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，往往言心言性，而茫乎不得其解也。

命与仁，夫子之所罕言也。性与天道，子贡之所未得闻也。

性命之理，著之《易》《传》，未尝数以语人。其答问士也，

则曰“行己有耻”，其为学，则曰“好古敏求。”其与门弟子

言，举尧舜相传，所谓“危微精一”之说，一切不道，而但

曰“允执其中，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”呜呼！圣人之所以

为学者，何其平易而可循也。故曰：“下学而上达，颜子之

几乎圣也。”犹曰：“博我以文，其告哀公也。明善之功，先

之以博学。”自曾子而下，笃实无若子夏。而其言仁也，则

曰：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。”

今之君子则不然。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，譬诸草

木，区以别矣，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，舍多学而识，以求一

贯之方。置四海之困穷不言，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。是必

其道之高于夫子，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，祧东鲁而直接二

—愿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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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之心传者也。我弗敢知也。《孟子》一书，言心言性，亦

谆谆矣。乃至万章、公孙丑、陈代、陈臻、周霄、彭更之所

问，与孟子之所答者，常在乎出处去就、辞受取与之间。以

伊尹之元圣，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，而其本乃在乎千驷

一介之不视不取。伯夷、伊尹之不同孔子也，而其同者，则

其“行一不义、杀一不辜而得天下，不为。”是故性也命也

天也，夫子之所罕言，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。出处去就、

辞受取与之辨，孔子、孟子之所恒言，而今之君子所罕言

也。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，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，

未之有也；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，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

而可以言道者，未之有也。我弗敢知也。

愚所谓圣人之道者，如之何？曰博学于文，曰行己有

耻。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，皆学之事也。自子臣弟友以至

出入往来、辞受取与之间，皆有耻之事也。耻之于人大矣，

不耻恶衣恶食，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。故曰“万物皆备

于我矣，反身而诚。”呜呼！士而不先言耻，则为无本之人。

非好古而多闻，则为空虚之学。以无本之人，而讲空虚之

学，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，而去之弥远也。虽然，非愚之所

敢言也。且以区区之见，私诸同志。而求起予。

顾炎武与友人论门人书

伏承来教，勤勤恳恳，闵其年之衰暮，而悼其学之无

传，其为意甚盛。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，招门徒，立名

誉，以光显于世，则私心有所不愿也。

若乃西汉之传经，弟子常千余人，而位高者至公卿，下

者亦为博士。以名其学，可不谓荣与？而班史乃断之曰：

—怨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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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盖禄利之路然也。”故以夫子之门人，且学干禄，子曰：

“三年学，不志于癤，不易得也”，而况于今日乎！今之为禄
利者，其无藉于经术也审矣。穷年所习，不过应试之文，而

问以本经，犹茫然不知为何语。盖举唐以来，帖括之浅，而

又废之。其无意于学也，传之非一世矣。矧纳资之例行，而

目不识字者，可为郡邑博士。惟贫而不能徙业者，百人之

中，尚有一二读书，而又皆躁竞之徒，欲速成以名于世。语

之以五经则不愿学，语之以白沙、阳明之语录，则欣然矣，

以其袭而取之易也。其中小有才华者，颇好为诗。而今日之

诗，亦可以不学而作。吾行天下见诗与语录之刻，堆几积

案，殆于瓦釜雷鸣，而叩以二《南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义，不

能说也。于此时而将行吾之道，其谁从之！大匠不为拙工改

废绳墨，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。若徇众人之好而自贬其学，

以求天下之人而广其名誉，则是枉道以从人，而我亦将有所

不暇。惟是斯道之在天下，必有时而兴。而君子之教人，有

私淑艾者，虽去之百世而犹若同堂也。

所著《日知录》三十余卷，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。惟

多写数本，以贻之同好，庶不为恶其害己者之所去。而有王

者起，得以酌取焉。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。夫道之污隆，

各以其时。若为己而不求名，则无不可以自勉。鄙哉硁硁，

所以异于今之先生者如此，高明何以教之。

魏祥与皇甫君书

昔汉高帝以天授之资，善将将之略。而韩、彭、英布为

比肩之人，谙韬钤之法，怀利欲富贵之心，故困辱之以折其

气，驾驭以使其才，厚其土地封爵以餍其所欲，而后世遂曰

—园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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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帝能颠倒英雄。然其时商山四皓，招之不至矣；田横义士

五百人，赴东海而死矣。则夫所谓颠倒者，特行之于贪利之

人，而不能施于礼义廉耻道德之士也。以天授之才，尊为天

子，如汉高帝，犹且有不得行，而况其余者乎？

今有愚人，智不及中庸，名不出闾里。偶得一官，妄自

尊大，遂简贤慢士，阔视大言，曰：“吾欲颠倒英雄。”夫颠

倒英雄者，天下大英雄事也。其气识过于英雄。故英雄虽知

受其颠倒，而己才得伸，己俗得遂，不能不屈意而从之。庸

碌之子，守礼义而处，践迹而行，犹不免罪戾焉，而曰：

“吾欲取英雄而颠倒之。”呜呼！何其愚之不可及也！

且夫天下之易欺者，莫易于自谓人不敢欺；天下之受谀

者，莫过于自谓我不好谀。多疑之夫，恒善疑君子而信小

人；好名之徒，往往己欲图名而左右争窃其利。故曰偏听生

奸，独任成乱。不晓事，性执拗，王安石所以毒天下也；好

问好察，大舜所以为大知也。善善不能用，恶恶不能去，郭

公所以亡其国也。夫以下愚之才，备骄吝之恶，好谀恶直，

信奴隶、任胥靡，而专意于简贤侮士，以逞其恣肆之妄，

曰：“吾颠倒英雄之术如此。”呜呼！非真颠倒悖乱、至于不

可救药者，亦安能为此语耶？执事其亦察之。

魏禧答计甫草书

所谓某公，似指汪苕文。汪文谨守法度，而波

澜未富，与先生所得不同。故此书议论如此。

伏承下问某公文得失，似不以禧为狂惑，而可与言，敢

言其所及见以相质。禧尝好侯君、姜君及某公文，今又得足

下，窃谓足下文多高论，读之爽心动魄。失在出手易而微

—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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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。韩子曰：“及其醇也，然后肆焉。”侯肆而不醇，某公醇

而未肆。姜醇肆之间，惜其笔性稍驯，人易近，而好意太

多，不能舍割。

然数君子者，皆今天下能文之人，故其失可指而论。某

公之不肆，非不能肆，不敢肆也。夫其不敢肆，何也？盖某

公奉古人法度，犹贤有司奉朝廷律令，循循缩缩，守之而不

敢过。今夫石所以量物，衡所以称物，天下有日蚀星变、山

崩水涌，衡之所不能称，石之所不能量者矣。是故春生夏

长，秋杀冬藏者，天地之法度也。哀乐喜怒中其节，圣人之

法度也。然且春夏之间，草木有忽枯槁，秋冬有忽萌芽。子

之武城，闻弦歌之声，笑曰：“割鸡焉用牛刀。”遇旧馆人之

丧而出涕。是有过乎喜与哀者矣。盖天地之生杀，圣人之哀

乐，当其元气所鼓动，性情所发，亦间有其不能自主之时。

然世不以病天地圣人而益以见其大，文章亦然。

古人法度，犹工师规矩，不可叛也。而兴会所至，感慨

悲愤愉乐之激发，得意疾书，浩然自快其志。此一时也，虽

劝以爵禄不肯移，惧以斧钺不肯止，又安有左氏、司马迁、

班固、韩、柳、欧阳、苏在其意中哉！至传志之文，则非法

度必不工。此犹兵家之律，御众分数之法，不可分寸恣意而

出之。生动变化，则存乎其人之神明。盖亦法中之肆焉者

也。某公文得力在欧、王之间，而碑志最工，法度谨严，于

碑志最得宜，是以冠于诸体。然禧所尤赏者，又在《复仇》

一篇。韩、柳有此作，能不相袭，而其文甚类西京。此禧所

以笃好而欲有以告之也。虽然，此犹夫枝叶之论，盖极其

工，不过文人之能事。若夫文章根本，则又有说也。

—圆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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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禧答南丰李作谋书

仆生十一二岁，即思求友，得交志行纯笃者若而人。年

二十一丁国变，则慨然愿交奇伟非常之士，嗣是友道日广，

有若易堂之经术文章，程山之理学，髻峰、天峰之节义，以

至四方文人才士，仆皆得与游。以自陶淑所不及，则又皆窥

其藩篱，未登其堂奥，是以碌碌无所成立，不敢望诸君子项

背。然所以恢宏其志气，砥砺其实用者，虽不能尽变化其气

质之鄙陋，而身受诸君子之教，则既已多矣。

足下少年英笃，有古今之志。既得程山诸先生为师友，

仆所能知能言者，足下谅无不闻。而足下谦诚恳款，致书七

八百言，自道向往之意，此诚于仆无当，仆亦何能更益足

下。独仆生平以朋友为性命饥渴，而十余年间，则尤笃意于

少年卓荦之人。盖任天下难事，当天下之变，非少年血气雄

刚，不足胜任。而为途日长，其才与学皆可深造，而不足量

其所至。又仆所交程山、易堂、二峰之人，其长者年逾六

十，少者亦且四十。皆渐就老死，终恐不获得志于天下，以

自验其学。古人有人言曰：薪尽而火传。然欲火之不熄，在

于积薪。欲志之不灭，在于得人。顷者髻峰宋未有先生，中

风暴卒。易堂李成斋先生，病九日而死。仆益用危痛，而不

意少年卓荦之人，遂得之足下。

仆年四十有五而无子，绝续之间，自有天命。然居常不

忧身之无后，而忧后起者之无人。是以一见足下所论著，不

胜其拳拳也。不得已而欲有以益足下，则亦曰：恢宏其志

气，砥砺其实用而已。所谓恢宏其志气者，人之患莫大乎自

私自吝，安于卑俗而不以古人自期。故其下者志在一身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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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，苟安于温饱。而上不过谨言慎行，取乡里善人之誉。夫

志极其大，则安天下而有余；极其小，则事父母而不足。何

者？志气私吝，虽父母兄弟皆视为吾身以外之人，而不与其

休戚也。然使不能砥砺其实用，则志高而无当，言大而夸。

井臼乾糇之任，有不得其使者。故必自度吾才之所可成，孜

孜然博览古今之故，亲明师良友以讲求之。历其身于纷挐盘

错以自试其能，而怵乎日抱处士虚声之惧，然后使之任一职

则必称，为一事则必成。虽身为守令，下逮丞尉委吏，而其

利国家济生民之心，则与宰相六卿等。

仆有志未逮，言之而不能行，故欲与足下共相勉。而足

下年富力强，他日如仆年岁，必当十百于仆。是故后起者，

老死之所待而瞑目者也。今天下不乏卓荦之人，方其少年，

焰焰然若火之始盛；既而志衰于嗜欲，气夺于祸患，心乱于

饥寒，行移于风俗，学术坏于师友；及至强立之年，则委靡

沉溺，而向时之志气，癦乎若死灰之不复燃。仆愿足下毋以
小挫而回，毋以小得而自足，以必求为古今有用之人，是则

仆之所以报足下者，他固不足论已。

魏禧答杨友石书

戊申六月日，禧顿首。承再赐书，俱到。先生居乡里

中，简酬答，独拳拳于千里外平生未尝识面之人，厚意何可

忘。孔子曰：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弟辛壬间曾作斯

文钞寄左右，意谓非先生不足当。然今又更十五六年，乃益

信。呜呼！人不极之严威之甚，岁月之久远，亦安得有定论

哉！

蔡生来，敬问起居，知先生贫益甚。无一尺之土以自

—源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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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，所为冰雪草堂，苟完墙户、蔽风雨而已。或采摘野菜益

粥食，或竟日不举火，又每不免。弟则居翠微山中，桃李梧

桐之花高于屋，修竹成长林。庭中有周轩曲槛，槛前方池二

丈，池上有露台游眺之乐。而先生顾如是。弟文有云：“贫

贱患难之中，有岁寒，富贵安乐之中，亦有岁寒。”见者讶

其语。然窃观二十年来，刀锯鼎镬，森列罗布，蹈义于前，

趣死于后，而天下士激发而起，其无所知名者，甘死如饴，

百折而气不挫，往往崛出于通都大邑、穷乡僻壤之间。及其

既久，禁网少疏，时和物阜，天下相安无事，则委靡销铄，

偷息屈首。走利乘便者，狷介贤明之士，接踵而有。则何故

也？然则富贵安乐，其以凋众木而试松柏，当更甚于贫贱患

难矣。

弟每自念家日贫，举债日重，教授所得不薄，不足以偿

主债者子母。而性好治居室，又不能三五日不肉食。是安所

取资，惴惴然恒惧不免。每立一友石先生于前，以当所南之

九九。砺砺然未知他日究竟何似也。今年元旦日，试笔得竹

节笺，书其上曰：“虚汝心，坚汝节。夏无烈日，冬无霜雪。

夫执节者久则不坚，坚节之士，则方自以为寒两间、弥六

合，而不知士之当为不止于是。故其心尝实而不虚，不可以

自益。”噫！当今之世，其谁复可以闻此言者乎？弟窃言之，

而不自知其所终。惟先生之有意鞭策之。蔡生传索近作，谓

将搜辑遗文，成一代文献，弟何足与于此。谨呈《刻论》一

卷，又《杂钞》仅十数纸。不得尽，使知己览之，得如见肥

瘦耳。家兄《义死传》及《论死义书》不及钞。舍弟杂稿，

略在蔡生所，并取览教之。

—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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